
那一夏的流火
把泪水烘干
那呼唤和呐喊
烫成赭红的叶子
梦已经斑斑驳驳
影子不再装饰风和月

春天那朵花也死心了
果实藏满皱褶
收获带上虚伪的赞美
种子成为无期的希冀
再难找回的自己
埋进了秋色

这片残阳
携来风的那点温柔
相许在这秋夜
经年留下的痛
滴成雾霜

在秋天里
伤口一再重长新枝
梢头裹紧想念
默默淌血的叶子
看似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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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舟，
奔赴山海

■李海梅

夜很黑，似乎找不到光亮。爷爷携幼
稚的我到大榕树旁——印象中，那很亮很
亮，似乎遗落人间的萤火虫，点缀着那棵
树。萤光映入爷爷原本暗浊的眼眸，像燃
起了点点星火。他微笑着说：哎，小云，你
知道梦想是什么吗？我歪了歪头，伸手想
抓住飞到我眼前的星光，而那星光骤然离
散。手一摊，空的。爷爷拍了拍我的头，
捉住我那摊开的手，说：梦想啊，就是你想
成为什么样的人……

听大人们说，爷爷很喜欢写作……但
最后，他那原本执笔的手扛起了犁耙转身
向背后的田地走去，而身后，是漫天飞舞
的纸屑。

稍大些，爷爷带我去各种各样的地
方。他嘴里总念叨着我不认识的诗句，但
我却被它们感染了，嘴上总像模像样跟着
念几句……好像从那个时候起，什么东西
在我心中萌芽了。

上了初中，我也开始疯狂迷恋着写作。
爷爷常带我去那片田地，说：你来描

写几句关于土地的话。他总是会提出更
好的建议。问他窍门，他却摇头说，只是
热爱罢了。

后来，我认定，爱一样东西，要倾尽最
大的热爱。上课时，我总望向窗外，手里
拿着笔，不断描摹着景色。

暖风徐徐，抱着树的懒洋洋的胖蝉，
摇晃着枝叶。飘散的绿色猛地与天空的
蓝，云朵的白撞上，掠起一番惊心动魄。

兀地，一抹白在余光里闪过，落到书
桌上。转头，是老师皱起的眉头。我习以
为常地笑笑。

退步的红灯向我发出警告，我不以为
意。那天，我在教室里埋头学习的时候，
突然一抹瘦削的影子映在窗前。我心里
一惊，起身出去。最近怎么样，他似是不
经意地问。我一怔，低下了头，他拍拍我
肚子说：问你在学校吃饱没呢。心一松，
点点头。“那就好……我当年啊，喜欢写小
作文喜欢得不得了，但是我要考虑我家的
困窘，不能只为了自己的梦。唉，当不了
大文学家，当个土地散文家也不赖。”他笑
着说。我不理解，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他仰起头，又说，学习兼顾好了，梦想
还会远吗？那一霎，我想起了我们在田间
写作文的情景——他眼中总闪着光。

我明白了，忽觉自己错得离谱。
重回教室，步伐却不似以前那般虚浮

了。冥冥之中，好像什么变了，但好像又
没变……放开作文纸，英文字母在雀跃地
欢呼……

从此，以梦为舟，奔赴山海。

陈旧的老风扇在锋芒毕露的酷热
里使尽浑身解数只拼了飞蛾扑火的
劲，酷热依然，没有半点凉意。

挂钟滴答滴答作响，午夜的钟声
在耳旁回荡着，这个深夜，有多少人仍
未入眠？

我看着秒针从起点出发再回到起
点，我看着时针从这边转到那边，我看
得眼睛生疼，我看得心慌意乱，可是我
仍然倔强。

我靠着窗台，打开音乐，把耳机开
到最大，我假装我逃离了这个世界。

记得年少的时候，每每心烦意乱，
我便会去坐车，不问旅程，不问终点，
看着列车不断开往远方，心里就会踏
实，似乎所有的期盼和美好都会在路
上，只要再往前努力一点，总会拾起属
于我的诗和远方。

最爱的一段话：似水年华，乱了流
年，花开花谢，扰了尘缘。沧桑染指，
几经离愁，醉梦绕浮烟，随笔追问，却
嗟叹不过、这场人生戏。

多年过去了，所有热爱，初衷不
改。

周遭一片漆黑，只有微弱的车灯
在寂寥的公路上倔强前进。

这座城市不大，人心却深，朴素无
华这个词在此刻却让人感触良多。

大城市里，车水马龙，灯红酒绿，
尔虞我诈，扑朔迷离，小城市又何尝不
是？

大城市里，藏着满满的游子梦，多
少人自信满满，多少人忧心忡忡，几许
一朝得志，几许一朝梦圆。背井离乡
只为功成名就衣锦还乡。

年月里，多少单纯和真诚在迷
失？很多人结伴而来在芸芸众生之中
脱颖而出却是戴着厚厚的伪装。

这些年，一路颠沛流离，到头来只
想轻描淡写，淡淡一句：冷暖自知。

夜，不管多黑，总会褪去，黎明无
论多迟，终究到来，无可厚非。

看着玻璃窗里模糊的影子，亮着
的手机，凌乱地诉说着此刻的心情。

远去，掠过身后的是昨日的故事，
或是前一刻的记忆，缘分深浅我都不
想去衡量，世事通通不过都如梦一场。

梦，是的，摇晃的路途让人好生睡
意，朦胧里仿佛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
梦，醒来，却是什么都记不起，其实想
不起，也甚好，至少不必烦恼谁与谁之
间的种种故事。

时间教会了我们撒谎，平日里笑
得没心没肺，其实心里的痛只有自己
懂得。

一首歌，也许只是爱上了某些句
子，刚刚好触动心中那根弦。

一首诗，也许也是看中了它的旋
律，恰好吟出心底曾经的温馨。

很多戏，看着笑着，便哭了，因为
懂了。

我们都不想长大，都不想离开，但
都身不由己，若有来生，就让我们陌
生，你擦肩，我路过。

倘若可以，来生做一条金鱼吧，那
七秒的记忆，应该总是快乐的。

那年春天一冒尖，我就站在山坡
上，等啊等，没等来哥哥，等来活蹦乱
跳的夏。夏走来没几天，哥哥妈妈带
着他来到我家。那年夏天哥哥妈妈把
我和哥哥送去了外婆家。

外婆住的地方美呀！草绿得晃
眼，漫山的红花醉人，小河像条绸子，
绕着村子飘呀飘。

清早，太阳才露出小半个脸，哥哥
背着背篓，带我去抓鱼，临出门时，他
把一顶草帽扣在我头上，牵起我的
手。外婆笑眯眯地叮嘱：“带好妹妹。”
外婆头发黑又亮，带卷，一笑，眼睛就
眯成缝，柔光成团成团从缝里挤出，涌
向我，妥妥地敷在心尖上。

小河呈半圆形围着村庄淌，小鱼
在河里甩着尾巴闹腾。哥哥挽起裤
腿，三下两下踩掉鞋子，走进河里，双
手按下去，一条鱼在哥哥手里张开
嘴。“妹妹，把篓拿过来。”我战战兢兢
地走过去，把篓递给哥哥，赶紧回跑。
我怕水，我的家乡没水，小水沟还得仰
仗雨水。走到水边头晕，心“扑通扑
通”直跳，小拳头紧紧地握着，脸红扑
扑闪亮。

哥哥身子一歪，摇晃着，手里的鱼
“咚”一声掉进河里，人往下倒去。我
叫着：“哥哥——”跑进河里，伸手拉哥
哥，没拉到哥哥，自己摔倒了。哥哥一
跃而起：“妹妹，妹妹。”大声呼唤。

我跌进水里，手乱抓，脚乱蹬。哥
哥拉起我：“谁让你来的，赶快上去，上
去。”他眼珠子快掉出来了。我晕乎

着，分不清天和地。哥哥把我牵上岸：
“妹妹，咱们回家了，让外婆做鱼吃。”
我迷迷瞪瞪地跟着哥哥回到家。

外婆做的鱼真好看，几条小鱼一
溜摆开，撒着葱辣椒，香味扑鼻。“妹
妹，哥哥先给你挑刺，不然鱼刺会卡嗓
子。”哥哥拿个小碗，挑了一条最大的
鱼，筷子一点点把鱼肉翻开，把小鱼刺
挑出了，每挑一根，就说：“鱼刺多尖
呀，不能吃嗓子里。”

我第一次吃鱼，鱼真好吃，肉细
嫩，味鲜美。外婆疼爱地看着我：“好
吃不？”我直点头。“哥哥再去抓。”“不
要，我不吃了。”我尖着嗓子叫。“为
啥？”我不知道为啥，反正我不想吃
了。“哥哥带你上山摘花。”外婆说：“可
不能去树林里，会迷路。”哥哥说：“我
们就在屋后的山脚下。”

这里的山陡峭，树满山，枝干遒
劲，缠绕。树林里花红摇曳，挠着我
心，心痒痒得厉害，眼睛被勾着：“我们
只采一朵，采一朵就出来。”哥哥牵着
我进树林。

树林静悄悄，走进去，就成了迷
宫。哥哥滴溜溜转动着眼睛，我能听
到他出气声。我往他身边靠靠。“别
怕，有哥在。”“我们出去。”“哥在找出
去的路。”走来走去，我们好像又回到
原路。我腿发抖，哥哥头上脸上全是
汗。我拉住哥哥，一条蛇盘卧在面前，
舌头鲜红，舌尖分个小叉。哥哥也看
到了。我突然想起我妈的话。我妈说
算命先生说我是蛇变的，蛇伤谁都不

会伤我。我挡在哥哥面前。“妹妹，退
后。”哥哥的声音发颤，身体哆嗦。我
看着那条蛇，大气不敢出。哥哥搂紧
我的肩，仿佛一松开，他会倒。蛇朝着
我们看了又看，终于爬走了。“哥哥，蛇
走了。”哥哥脸上全是水珠，裤子湿了
一大片，他尿裤子了。

“妹妹，幸亏有你。哥哥会好好疼
你。”我重新牵起哥哥手：“我们回去
吧。”哥哥攥紧我的手：“哥带你出去。”

哥哥领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着。黑雾从树林里升起，我又累还
饿。渐渐地树林里伸手不见五指，一
片树叶掉落声都令人毛骨悚然。“我
怕。”“妹妹不怕，有哥在。”我抱着哥哥
腿，他的腿发抖。“我走不动了。”“哥背
你。”我趴在哥哥背上，哥哥一步一步
往前爬。他说他读过一本书，遇到这
种困境，停下来就是死。他不想死，妹
妹也不能死。

我被嘈杂声叫醒，哥哥靠在一棵
树干上，怀里抱着我。“哥哥，哥哥。”我
摇晃着哥哥。哥哥双眼紧闭。我“哇”
哭出声。“快把孩子背回家。”有人说。
外婆的哭声：“总算找到这两个孩子
了，老天有眼。”

后来我和哥哥再也不敢进树林
了，但山上山下的花丛里，绿油油的稻
田边……可没少拽住我们的身影。以
后无论在哪，只要夏天咳一声，那年夏
天便鲜活地出现在我前眼。

梦幻夜鉴江 ■冯裕祥

鲜活的夏天 ■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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